詹志禹（2000）。謀殺愛因斯坦？教育研究，77，63-67。
謀殺愛因斯坦？

詹志禹

（政大教育）

談到科學、智慧、思考或想像力，人們經常想到愛因斯坦。這也難怪，因為不久前某項調查顯示，在廿十世紀的著名人物當中，愛因斯坦是當代大學生最熟知的一位。

台灣能否培養出愛因斯坦？理論上當然可能，問題是怎麼做？這個問題的答案頗為複雜，本文嘗試略加以簡化，從較輕鬆的角度來論述，論述的主要根據為嘉德納（Gardner, 1993，林佩芝譯，1997）對愛因斯坦的研究，論述的主要方式為「正反對照」：先提「謀殺愛因斯坦的七種方法」，再提「培育愛因斯坦的十種方法」；這幾種方法，並未窮盡；而我所謂的「謀殺」，當然意指「教育性謀殺」。

一、謀殺愛因斯坦的七種方法

（一）叫他不要大驚小怪、問些「愚蠢」的問題

童年時代的愛因斯坦非常好奇，對許多周遭平凡的事物常感驚訝，例如：為什麼羅盤的指針總是指著南北向？為什麼物體總是向下掉落而月亮卻不掉下來？為什麼三角形三邊的高竟然會相交於一點？等等。禁止他的好奇，或嘲笑他的問題，將可有效地謀殺他。

（二）叫他實際一點，不要「胡思亂想、做白日夢」

中學時代的愛因斯坦頗具想像力，例如：他會想像一個人與一道光束平行運動時，會出現什麼情況。長大之後的愛因斯坦仍然強調想像力，曾說「我的幻想天分比我汲取實際知識的才能更為重要」（Gardner, 1993, 林佩芝譯，1997，頁164），並長期仰賴思考實驗（thought experiment）進行推理與辯論，例如：他曾想像光速列車、光速太空船以及斷裂落下的電梯等情境，以分析「觀測」、「參考系統」、「相對速度」與「同時性」等問題；他與量子論多位學者的辯論（可參Brush, 1988, pp.389-451），也常涉及思考實驗。所以，從小抑制他想像力的發展與運用，應可有效地謀殺他。

（三）叫他少讀閒書，最好多花點心思在考試

愛因斯坦喜歡讀課外書，尤其是在青少年時代，特別迷上關於科學的暢銷書，他從這些「科普」書籍汲取大量的知識與科學世界觀。另一方面，愛因斯坦和一般學生一樣，並不喜歡考試，他回憶起有一次學校的考試，說道：「在我通過最後的考試之後，我發現我有一整年對任何科學問題倒盡了胃口」（引於Mathews, 1994, p.100-101）。如果愛因斯坦像許多台灣學生一樣，完全不讀課外書，只專心應付考試得高分，不曉得能不能成為「愛因斯坦」？

（四）嘲笑他的語文能力，對他的語文表現不耐煩

愛因斯坦幼年時期較晚開始說話，說話速度相當緩慢，即使進入了中學時代，仍常因記不住外國語的單字而苦惱，所以他對語文領域的興趣不大，能力也不強，只有擅於撰寫科學方面的文章（其論述簡潔、清晰又漂亮）。如果老師或父母經常強調語文能力的重要，同時又嘲笑愛因斯坦的語文能力或對他的語文表現不耐煩，當可促使他發展出強烈的自卑感；如果進一步強迫他當律師賺大錢，謀殺效果可以更徹底。

反過來說，如果您有一個孩子和小愛因斯坦類似，那麼，以今天多元智慧理論的觀點來看，則應引導他（她）使用心像、空間推理和數學邏輯這些強勢智慧去帶動語言學習或克服其困難。

（五）授課刻板、獨衷某些派別，如果他不聽或蹺課，就把他當掉

愛因斯坦進入瑞士聯邦理工學院就讀之後，對於某物理學教授的課程頗為厭惡，因為該教授採用自己的老師的著作取代古典物理學，卻不屑一顧馬克斯威爾（J. C. Maxwell）等重要物理學家的著作，因此，愛因斯坦開始曠課。所幸有同學借他筆記看，而且他自修閱讀當代各重要物理學家的著作，透過良質的物理學教科書或科普書籍，才得以繼續發展物理學的興趣與潛能。

（六）罵他目中無人、不懂倫理，因為他在年輕時竟然批評科學巨擘

愛因斯坦從小對於自己所擅長的科學領域相當自豪，並具有反權威的傾向；他認為科學探索應該勇敢大膽，不怕挑戰權威，所以他曾經在早期的一篇論文中強烈批評蒲朗克（M. Planck，量子論先驅，當時德國首屈一指的物理學家），但後來被好朋友所勸阻；他也曾經在某篇報告的初稿中激烈批評波茲曼（L. Boltzmann）的氣體分子論，但後來收回成見。還好，他的這些大膽、率直的挑戰，並未引起當時科學大師的報復或科學社群的排斥，所以他才能繼續保有生存、發展的空間。成名後的愛因斯坦，特別是晚年的愛因斯坦，變得非常敦厚謙沖、平易近人（可參Popper, 1984）。

（七）逼他儘速地拿出成就，不斷地生產膚淺的分析

愛因斯坦從瑞士的聯邦理工學院畢業時，想留校或到其它大學任教，但被拒絕，所以就到瑞士伯恩的專利局任職，從事評估新發明的工作，這份工作讓他有時間專心投入思考與研究；在後來的回憶當中，他認為這一段日子是一種「拯救」，是他一生當中最快樂的時光，因為，假如進了大學任教，「學術生涯迫使一個年輕人拿出科學成果，而只有堅強的人才能抗拒膚淺分析的誘惑」（Gardner, 1993，林佩芝譯，1997，頁169）。

二、培育愛因斯坦的十種方法

（1） 提供他「不矯飾、樂趣無窮、沒有專制束縛」的家庭氣氛

家庭是每一個人最初受教育的地方，也是最長久受教育的地方。家庭對個人最大的影響，往往不是父母嘔心瀝血的管教策略，而是揮之不去、處之不覺的家庭氣氛。刻意的陪養或善意的控制，雖然對孩子有重要的影響，但往往「有心栽花花不開」；自然的互動或無形的氣氛，雖然無意影響孩子，但往往「無心插柳柳成蔭」。愛因斯坦的家庭，是一個正往高處爬的猶太家庭，雖然經濟狀況不太穩定，但家庭氣氛「不矯飾、樂趣無窮、沒有專制束縛」（Gardner, 1993，林佩芝譯，1997，頁140-141）。父親生意普通，但常和愛因斯坦的哥哥製造電器設備，引起了愛因斯坦的好奇；母親有教養、有理想、關愛但不溺愛孩子。這個家庭自認為是「自由思考者」，對宗教興趣缺缺；小愛因斯坦反抗家庭，反而認真參與宗教儀式，直到青少年時期大量閱讀書籍之後，才以哲學和科學的研究取代了宗教的探索。

（2） 傾聽他述說各種的疑問與想像

大部份孩子其實都很像愛因斯坦，充滿著疑問與想像；大部份父母或老師都急著給孩子答案，或急著對孩子的想像進行評價。其實，答案與評價都不是重點，如何保持孩子這種強烈的好奇心才是重點；如果答案與評價弭平了孩子的好奇心，那麼寧願不要提供任何答案與評價，只要傾聽他述說各種疑問與想像即可（傾聽是一種非常有效而且無副作用的增強方式）。愛因斯坦小時候對某些問題的好奇與思考，保持了好幾十年，所以，嘉德納給愛因斯坦的標題是「未泯的童心」。

（三）允許他對某些東西（如零件）或遊戲（如拼圖）很著迷

愛因斯坦小時候玩拼圖遊戲很認真，對於所有會動的零件都很著迷，這不是什麼特點，因為很多孩子都有類似的行為，只不過認真玩的遊戲或著迷的對象不一樣罷了。但「認真」與「著迷」確實是傑出創造者的必備條件，傑出的物理學家必然對某些自然現象很著迷，傑出的電腦工程師必然對玩電腦很著迷，傑出的畫家必然對構圖、色彩與美感很著迷。只要著迷的對象不傷身心、不傷他人，那麼，著迷的能力值得珍惜，因為，「認真」與「著迷」反映出強烈的專注力與內在動機，並自然構成「毅力」的基礎。

（四）允許他專注地為一個問題連續工作幾小時、幾天或思考幾十年

專注力大概是所有傑出創造者的必備條件，所以，有些發明家為一件工作廢寢忘食，為一個問題三過家門而不覺。同樣地，愛因斯坦也以專注力的持久而著稱，他能為一個問題連續工作幾小時或幾天，甚至為某些問題思考了幾十年。專注力就是毅力，毅力不是道德特質，而是對某種事物產生高度興趣或對某種工作產生成就欲時的自然表現，它的動力不是外在增強，而是解決問題時的滿足感或完成工作時的成就感。

（五）允許他靜靜的自由思考

愛因斯坦從小就比就喜歡獨處與思索，而不是一個熱衷於社交的人；的確，社會互動的次數太頻繁，會使一個人缺乏時間思考，或者會使思考缺乏深度；過去的許多研究發現，單純透過社會互動歷程來進行腦力激盪，並不能使創意的品質提昇，必須腦力激盪團體中的成員有時間回去思考，才能提昇腦力激盪的品質；從此一觀點來看，政府首長若忙於剪綵、演講、會客、參與活動，卻沒有時間坐下來靜靜思考，可能創意和決策的品質都會降低。讓孩子有時間坐下來思考，有時間進行反思，卻是培養孩子成為傑出創造人物的好方法之一。

（六）讓他有機會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思考與情感

愛因斯坦雖然比較喜歡獨處與思考，但他也不是一個孤僻、自閉的人物，他在想到好問題時，也會說給他的好朋友聽，長大之後，則常說給他的同事或妻子聽；他也能組織同好，分享思考，例如他在聯邦理工學院畢業之後，就與幾個同好經常聚會，制訂讀書計畫，有系統地閱讀哲學與科學著作，並一起旅行、野營、游泳與激辯，這一群小團體被暱稱為「奧林匹亞」，他們的聚會其實是每一個成員（以愛因斯坦為首）試驗自己思想的機會。

（七）原諒他偶發的脾氣、對傳統的反抗與對熟知主題的自豪

安靜的小愛因斯坦，有時候也會有偶發的脾氣，例如他曾經有一次要用椅子砸他的家庭教師；此外，他對權威或僵硬的制式教育也表現出反抗，他在德國的天主教學校接受小學教育，過得很不愉快，尤其不喜歡軍營式的管理以及死記硬背的科目，但對熟知的主題則表現自豪的態度。

（八）接納他的平凡

由前一段可知，愛因斯坦的童年其實相當平凡，甚至有一點適應不良；他的適應不良其實是一個自由思考者面對強烈束縛的環境時常有的現象。他的青少年與青年時代，從外在成就看起來，也相當平凡，因為，他第一次投考理工學院未被錄取，進入大學後也沒有遇到顯赫的名師，大學畢業後想謀教職也被拒絕，沒有人看出這一個青年的非凡潛能。

不平凡的偉人，不一定有不平凡的童年，但有許多「事後諸葛」會為他們創造不平凡的童年故事；反過來說，平凡的童年，可能孕育不平凡的傑出人物，這種長期、非線性的心理發展，即使智慧深厚的人也不一定能觀察或預測得出來，但接納孩子的平凡，給孩子多一點發展的空間或多一點嘗試潛能的機會，總是不會錯的。

（九）提供他自由、人道、純樸、誠摯的學校氣氛

愛因斯坦進入瑞士一所「進步的州立中學」就讀之後，學校經驗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因為該所中學深受教育家裴斯塔洛齊的影響，用人道、自由主義的精神對待學生，重視學生動手實踐，也重視理論科學，保留著學生的論文；愛因斯坦在該校結交了許多知心朋友，他甚至在晚年，逝世前的一個月，仍然回憶起該所中學的自由主義精神與純樸誠摯的作風。

（十）提供他優良、知性的課外讀物，鼓勵他閱讀

愛因斯坦從小就喜歡閱讀，特別是青少年時期，經由一位大學生的協助，他就閱讀了許多有關力和物質的暢銷書，甚至閱讀康德和達爾文的著作；透過這些哲學與科學的著作，奠定了基本的世界觀。大學時代，他仍然高度仰賴自修，閱讀許多物理學大師的經典著作，尤其是有一位默默無聞的物理老師佛波（A. Föppl）的作品，對他極具啟發性。佛波關於電學和力學的著作，深入淺出，連初學者都看得懂；但也極具深度，足以點出可能的哲學問題與具有展望性的思考方向。愛因斯坦後來所提出的相對論的基本原理，有許多概念和想法遙遙呼應佛波的作品。

愛因斯坦雖然從大學畢業了，卻仍然組織「奧林匹亞」讀書會，有系統地閱讀科學與哲學著作，並相互交換心得。由此可知，大量閱讀優良課外讀物，實在是愛因斯坦最重要的知識來源。教育部長曾志朗上任之後，提倡閱讀運動，有其深意。美國教育測驗社（ETS）在1991年對世界各國中小學進行「國際數理教育評鑑」時就發現：台灣學生的數理科筆試成績表現，雖然在國際上名列前茅，但自行閱讀課外書籍的比例卻極低，遠遠落後於其它各國（可參楊榮祥，1992）；此一發現，若對照愛因斯坦的成長經驗，實在值得我國許多教師與家長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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